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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万香

2021年学期教学结束，乐山市柏杨小学的

陈晓波和14位老师便立马投入新年读书会的

组织开展中，分享过去一年读过的好书与自己

的阅读所得。读书会上，这群老师在信笺上写

下2022年的读书寄语，同时开盲盒选书籍，把

这场新年读书会做得颇具仪式感。

2016年，柏杨小学“晓语工作室”成立，致

力于儿童阅读和语文教育研究。在领衔人陈晓

波的推动下，师生一起读书、定期分享，“晓语

读书会”逐渐成型。

读了这几年，有的学生在诵读过程中找准

了发音的节奏，让焦急的父母惊喜；有的学生

在阅读中找到自信，发现自己的潜力；有的教

师觉得阅读让自己找到“真正的自我”，开展教

学反思，找到提升专业能力的路径；有的教师

被点燃了“作家梦”，开始创作童话作品。……

学校阅读的氛围渐渐浓厚起来。

“晓语读书会”

读书的渴望，来自陈晓波自身真实的需

求。

从乡村学校转到城区教书后，她明显感受

到自己知识的欠缺。“上示范课时，别人评价，

说要注重儿童视角。”陈晓波懵了，“啥是儿童

视角？”去外校听课，她觉得自己也有点稀里糊

涂，知道人家上课上得好，但就是不知道好在

哪里。

于是，陈晓波开始大量看书。由易到难，先

抱着汪曾祺、曹文轩等作家的文学作品看，积

累到一定阅读量后，她开始买专业书看，比如

整本书阅读方法类的书籍。“到了某个时候，就

觉得不一样了，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陈晓波

说，那之后，文学类、科普类、专业类书籍来者

不拒，往往觉得一套书中某一本好，就找来全

套翻阅。

做课例时，她往往要参考好几种书，思考、

发现“怎么教”，还加入了区里和乐山市的名师

工作室，学习同行的阅读经验。

如何让更多教师参与其中？陈晓波想到了

成立工作室，推广阅读。2016年，“晓语工作室”

有了12位老师。陈晓波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带动

大家往深处走，比如儿童绘本，大家围绕主题

读书，再一起分享和讨论。同时，每学期大家选

定一本书，深入阅读与做笔记，期末时再开读

书会。

在书店、在水吧，一群老师聚在一起，品茶

闲聊，定期开展精神聚餐。

每逢世界读书日，老师们收集大家读书的

收获，与全校师生、家长分享；学期末，给大家

颁发“点灯人”奖状；新学期开学，老师们分享

假期读书所得，同时还要给学生推荐书。以“晓

语读书会”为中心，读书的氛围在校园内一层

层荡开。

学生的读书会则是一周一次，以低中高段

循环的方式进行。老师带着学生围坐在一起，

介绍最近读过的书，或一起读。低段以讲故事、

表演等为主，重在乐趣；中段以作家系列或主

题为主，和孩子聊书；高段以交流、讲坛为主，

学生就某部作品或者主题、作家、历史等做讲

述和评价。

阅读也不拘于固定的形式。平常，陈晓波

自己在班上坚持开展师生共读活动；工作室的

其他老师也会在自己班上读书给孩子们听，带

领班级开展读书活动；有时，针对阶段性教学

难题，老师们一起找资料阅读，一起磨课。

“读多了，看待世界的眼光
就会不一样”

陈晓波长于农村，有5个兄弟姐妹，父母为

了孩子上学已经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况且，乡

间也没有什么图书资源，因此，陈晓波幼时没

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成长过程中，从读书到工

作，她也没有形成主动阅读的意识，直到被工

作和生活困住。

在大量阅读中，陈晓波慢慢弥补自身的不

足，同时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读多了，看待世界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对

人性人情都多一分理解。”陈晓波说。尤其是当

了副校长后，她觉得正是读书让自己豁达，懂

得包容，在团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他老师也多有相似经历和阅读体验。

不少老师上示范课、参加赛课时，在评价

环节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

去读什么书。读完《园丁与木匠》，几位年轻教

师反观自己，思考何为好的教育。教师刘叶霜

审视当下的“鸡娃”模式，觉得老师和家长该在

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让园丁与木匠有机

结合。教师高倩倩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

用进化的视角以及现代发展心理学得出的证

据告诉世人，给孩子们一个花园，他们就能百

花齐放，但对他们施以斧凿，则会把他们变成

器具。

体育老师强勇军也来找陈晓波交流阅读，

让她大吃一惊，“‘糙汉子’原来这般细腻。”强

勇军告诉她，工作后总觉得脑袋空空，是阅读

让他感到生命的充实和教育的美好。

有人质疑，每学期或寒暑假让大家都读一

本书，可能会有老师把书带回去塑封都没拆，

是不是浪费资源？陈晓波不这样看，因为每个

人的视角和个性不一，阅读所得就不同。

“有人在读，有人在分享，就会将种子带向

远方。”她说。

去年9月，陈晓波到峨边县勒乌乡中心小

学挂职，帮助当地教师提升教学研究能力。学

校年轻教师多，成长欲望强。陈晓波就鼓励他

们多阅读，在挂职的3个月内，每月与老师们共

读一本书，同时鼓励教师带着学生读。她经常

把柏杨小学微信公众号上关于阅读的推送转

给结对教师，还为当地学校示范整本书阅读课

课例。

挂职时间不长，陈晓波希望以阅读为突破

口，为勒乌乡中心小学留下持续生长的种子。

在她的推动下，柏杨小学组织学生捐出看过的

几千册图书，送给勒乌乡的同龄人。

“读书就是厚积薄发”

不少乐山其他学校的老师好奇，平时教

学、生活琐事或课堂学习已经够累了，柏杨小

学的师生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持续阅读？

陈晓波认为，一群人在一起读，共同营造

了一种阅读的氛围。并且，阅读不是工作额外

的负重，教师能在读书中懂得尊重教育规律，

并付诸于实践，教学能力自然会得到提升。学

生受教师、家长阅读的影响，跟着看书，他们的

言谈举止“气质都不一样”，一枚枚读书、演讲、

征文的奖牌也随之而来。

6 年间，柏杨小学的阅读空间一直在向外

延伸。“晓语读书会”的老师们带着学生创办校

报《小柏杨》，后来还与乐山市广电报合作出

版。每年读书节，全校举办“跳蚤书市”活动，让

书在校内“漂流”。

“读书就是厚积薄发。”陈晓波说，读的时

候并不觉得，但自己备课或者讲座时需要，脑

中就会蹦出一些看过的东西。

这种积累体现在所有读书人身上。

女儿读初中时，陈晓波就给她当朗读者，

女儿由起初的不习惯到慢慢迷上妈妈的声音，

母女之间交流也多了。班上的学生也是，陈晓

波经常给学生推荐书、朗读书，时间长了，有些

篇目她自己都忘了，但变化却如春风潜入夜。

好多初中学生返校时都说，中学老师推荐的

书，不少是他们在小学就看过的。

曾有一个学生的妈妈总是抱怨孩子拖沓

和懒散。在一次聊天中，她得知陈晓波给女儿

读书的做法后，就开始天天坚持陪孩子阅读，

一起晨诵，并通过微信给陈晓波打卡。家校携

手，一年下来，孩子读的书越来越多，妈妈也不

再焦虑了。

另一个学生，一年级学拼音时，老发不出

“zhi/chi/shi”，陈晓波就鼓励家长让孩子天天坚

持大声朗读。某天很早，孩子妈妈就给陈晓波

打电话。

“晓波老师，晓波老师……快看娃娃的视

频，他终于能念对发音了。”

挂了电话，陈晓波推开窗户，一阵舒畅的

晨风向她吹来。

今年春节，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不散，

雨雪交织风梳骨寒，但辞旧迎新之际，街头处

处张灯结彩，热闹又喜庆，连寂寞的乡村也开

始生龙活虎起来。

家人欢聚，其乐融融。然而，夜半醒来，我

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学生。因我执教于小镇中

学，班上的学生多是附近村里的农家孩子。为

了生活，很多孩子的父母都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了，或打零工，或做生意，几乎很少返乡。平日

里，学校开家长会，到场的也多是白发老人。

至于父母离异或去世的那些孩子，就更需要关

爱了。也许因为我也是农家出身，又有些童心

未泯，孩子们平日里跟我相处得不错，一下课

就喜欢往我办公室跑，有什么知心话儿也愿意

向我倾诉，即便我并非班主任，对于学生的情

况也算“知根知底”。

当我把准备去学生家看看的想法告诉妻

子时，她竟打趣道：“人家都是弟子给老师拜

年，你这是要去给学生拜年啊！”大过年的，我

以为她不太乐意，不料妻子笑道：“那我陪你去

吧！”我也笑了。

今天要去看望的这个学生，妻子是知道

的，前不久还托我把女儿新买的一件外套送给

了她。这个女生跟着年届七十的爷爷、奶奶生

活，家里还有个残疾的姑姑需要照顾，家中境

况说起来就令人心酸。

当我大包小包地从超市拎回饼干、酸奶、

坚果等物，又带上几本新买的儿童小说、励志

读物等准备出门时，妻子一把扯住我：“这就

走？红包准备没有？”我当即赧然，是哦，怎么

把红包给忘了呢？可平日里我都用手机支付，

口袋里一时也没现金。妻子便找女儿商量，先

借个红包，谁知女儿很“抠门”，只愿“借”200

元。没辙，权且这样吧。

雨冷风寒，车行匆匆。快要抵达女生所在

的小村时，我一打电话，才知弄错了，原来她家

并不在那儿，她平日是住在那儿的亲戚家，周

末才由爷爷接回去。妻子说：“你这个老师不

称职哟！”愧哉！我赶忙问了村名，调头前行。

远远地，我们便看见女孩撑了把伞立在村

口，自然是在等我们。“这就是‘传说中的’你师

娘，哈哈！我们来给你和家人拜年啊！”下了

车，我笑道。女孩闻言也笑了，羞涩地喊了声

“师娘好”。她的爷爷也迎上来，接了东西，把

我们领回家。闲聊间得知，镇里村里对他们家

也挺照顾，学校替孩子申请的补助也总能及时

拿到。我们问了问孩子的寒假学习和生活情

况，一番叮嘱，又一番鼓励，就准备告辞。妻子

掏出红包对女孩笑道：“你比我女儿还小几岁

呢。过年嘛，我代表你老师给你发个小红包

啊，200元，不要嫌少哟！”说着，硬塞给女孩，女

孩很腼腆，接过红包，有些坐立不安，我又笑着

劝了几句。女孩的爷爷竟一边推辞，一边去厨

房拿出两条活鲫鱼来，女孩的奶奶也从屋后的

菜地抱来两棵大白菜，一定要我们收下。我们

当然很感谢，但东西也真心不能要。直到得知

我俩的父母也一直在乡下种地，家里有菜时，

老人家方才作罢。

车子重新启动，小村渐渐后退。我的内心

里，依然回旋着隐隐的愧：“200元也真是太少

了呢！早知道……”“早知道啥？就说你不称

职，你还不服。我趁你没注意，又偷偷往红包

里塞了300元！”妻子揶揄道，“那可是我的私房

钱，记得回家微信转给我！”“啊！那你怎么还

对女孩说是200元呢？”我有些惊喜，心底的愧

意也减轻了些。“你还真傻啊！说多了，人家也

不收啊！钱多钱少不重要，只要学生能感受到

老师的这份心意，不也就够了吗！”妻嗔道，“好

好开你的车，先做个称职的驾驶员吧！”

“哈哈！好嘞！”雨比来时小了些，田野径

畔，时不时地有零星的金黄明艳的油菜花迫不

及待地跃入眼帘，春天，真的来了呢！

雪之于南方，是少有的自然现

象，是很多南方人冬天里热切的期

盼。

我记得生命中经历的第一场

雪。那年，我刚满6岁，小哥3个月前

刚离世，而我已持续高烧一整月。父

母十分揪心，父亲背着我连夜走了

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到区里去住院。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又吃药又打

针，高烧才退下来。医生说我可能是

受到了惊吓，又时逢流感，让回家慢

慢调理。父亲只得背着我出院，但是

回家的当晚我又开始发高烧，还伴

随着剧烈的咳嗽。我是犟小孩，多病

且难缠，每次吃药，都要经历一次人

仰马翻的大战，有时还要请人帮忙

按手按脚捏鼻子。有一次，大人们忘

记用勺子压住我的舌头就灌药，我

居然差点咬到舌头。直到今天，母亲

提到我小时候吃药的事情，也总免

不了骂我“磨人精”。

那场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我好不容易熟睡之后，悄悄降临

到我们的村子里。头天晚上，我在檐

坎边洗热水脚时，还抬头看了天顶

的那颗星，它那么闪亮，眼睛一眨一

眨的。我一直觉得它是小哥，否则不

会夜夜出现在我家屋顶上，他一定

知道没有小伙伴我会孤单，父亲上

夜班了我会害怕。我一直跟它说话，

具体说些什么已完全记不得了，怎

么去睡的也全忘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咳嗽中醒来，

凌晨的高烧让我的胸中似有烈火在

灼烧。窗缝里，凉凉的空气钻进来。

我穿上小哥的旧棉袄，推开堂屋门。

院子里已是一片雪白，我以为是七

仙女撒白砂糖了,胃里的苦药似乎

提醒我快快吃点糖呀！我欢喜得抓

起一小撮就喂进嘴里,却冷得我一

个激灵，赶紧吐出来。母亲说：下雪

了，雪能冻死不好的一切。她提着大

提桶满院坝铲雪，铲满一桶就倒在

大铁锅里，不一会儿铁锅里就堆满

了雪。她在灶里添柴烧火，红彤彤的

火焰炙烤着锅底，洁白的雪冒着热

气，一层层化成水……

“嘣——嘣——嘣——”，木门

响了好几下，我跑着去开门，但是门

被雪封死了，根本开不了。母亲继续

铲雪，铲呀铲，终于露出了门槛，“吱

呀”,大木门开了！风，冷冽地灌进

来，把我吹翻在院坝里，还带进来一

个魁梧的“雪人”——我的父亲，地

质队的老工人。他没有戴帽子，浑身

雪白，肩上斜挎着他的标配——一

只巨大的帆布包，那里面时刻装着

我们喜爱的零食。若在从前，小哥一

定率先迎上来，似小猴儿般坠着父

亲的臂膀，假装抢一抢大挎包，等父

亲分零食给我们吃。如今,已没有人

跟父亲玩这个游戏了，他落寞地叹

口气，拉起跌在雪地上的我回到灶

前。

“咳咳咳……”我又咳得上气不

接下气，还带出了血丝。

父亲默默地将灶前的小土炉烧

燃火,拿着一个大搪瓷缸爬到屋檐

上去装干净的雪, 再放在火炉上化

雪水。父亲拉开大挎包的拉链，里面

居然有一个梨和一块蜂窝。母亲愕

然：“大雪封山，你哪里找的？”“钻机

附近的山坡上。梨，是返花的。”父亲

闷闷地答，又往炉子里添了些柴，把

犁削皮去核放进搪瓷缸里，还加了

几颗冰糖。我咽了咽口水，父亲轻轻

拍了一下我的手，晃了晃搪瓷缸，雪

已完全化成水，梨也熬化在雪水里。

纱布包着的蜂窝，在热气腾腾的搪

瓷缸上方绕着圈圈，丝丝缕缕的蜂

蜜滴落在雪水里。父亲轻轻吹着，倒

在小花瓷碗里给我，“喝吧，蜂糖雪

梨水，喝了就好了！”

我抿了一口，真甜呀！再抿一

口，两口、三口……一大缸蜂糖雪梨

水全被我喝光了！雪，一直下，簌簌

地下了一天一夜，我也睡了一天一

夜。等我醒来时，雪已经停了，汗水

将我的头发浸成一绺又一绺，“我要

喝甜雪水！”我告诉守在床边的父

亲。他的眼角涌出一颗晶亮的水。

雪，一天一天地融化了，屋檐上成天

滴滴答答地挂着银线，母亲将一只

铁皮桶始终放在最干净的屋檐下接

水。夜里，那颗星又出现我家的房

顶，我问它知不知道雪是甜的?它不

回答我,一闪一闪的,不知何时飞走

了。

陈晓波：
将阅读的种子吹向远方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 刘敬

给学生拜年

甜甜的的雪是雪是

陈晓波经常和学生一起读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晓波 何文鑫 摄

“晓语读书会”新年活动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